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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重点实验室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ꎻ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

摘　 要: 蓝草在我国历史上曾是重要的经济作物ꎬ蓝草制备的植物靛蓝具有抗菌消炎和抗紫外线等保健作

用ꎬ然而在合成靛蓝商业化的冲击下ꎬ蓝草制靛技艺几乎消亡ꎮ 近年来ꎬ伴随着人们对环保和生物多样性的

关注ꎬ植物靛蓝需求量不断增加ꎬ对蓝草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关注ꎮ 该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ꎬ简要介绍了我

国民间利用的蓝草种类及分布ꎬ对我国蓝草制靛工艺的发展进行了梳理ꎬ重点阐述了制靛工艺原理和工艺

传承现状ꎬ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ꎮ 结果表明:文献记载的我国蓝草共 １０ 种及变种ꎬ分属于 ６ 科 ６ 属ꎬ
现利用的蓝草仅 ５ 种ꎻ我国蓝草制靛工艺从浸揉染色法发展为固态发酵制蓝法和液态发酵制靛法ꎬ只有液

态发酵制靛法沿用至今ꎻ制靛工艺是将蓝草中的前体物质转化为靛蓝并伴有靛玉红等副产物生成的过程ꎬ
影响靛蓝纯度的因素包括蓝草的材料选择、温度、浸泡时间、ｐＨ 值、溶氧量等ꎮ 目前我国蓝草的研究已取得

了一些成果ꎬ但在蓝草种类的古籍考证、蓝草种质资源的挖掘以及蓝草传统制靛工艺的还原和再现等方面

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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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植物靛蓝( ｉｎｄｉｇｏ ｐａｓｔｅ)的植物总称ꎬ古籍称为

“蓝”(李维贤和陈卫华ꎬ２０１３)ꎮ 蓝草在我国拥有

着悠久的历史ꎬ蓝草所制植物靛蓝质优价廉、健康

环保且染色效果优良ꎬ在传统染色中占有着重要

地位ꎬ体现了我国古代独特的“尚青”文化ꎬ同时蓝

草具有明显的药用价值ꎬ可炮制成中药青黛ꎬ具有

清热解毒ꎬ 凉血ꎬ 抗肿瘤之功效(刘宗林和刘圣ꎬ
１９９７)ꎮ 然而ꎬ在合成靛蓝商业化的冲击下ꎬ蓝草

制靛技艺几乎消亡ꎮ 近年来ꎬ随着人们环保意识

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ꎬ蓝草制备的植物靛

蓝需求量不断增加ꎬ对蓝草的研究也越来越受

关注ꎮ
目前蓝草的研究集中在古籍蓝染植物的考证

(赵丰ꎬ１９８７ꎻ 戴卫波和梅全喜ꎬ２０１６)ꎻ蓝草转化

为植物靛蓝机制的探讨(杨明等ꎬ２０１０)ꎻ蓝草制靛

工艺的优化(Ｐｕｒｎａ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蓝草制靛工艺

现状与传承情况(占达东等ꎬ２０１３ꎻ 王微和叶亚

军ꎬ２０１７)ꎮ 以蓝草为研究对象的文献ꎬ偏重于文

献分析和实验室研究ꎬ野外调查相对较少ꎬ且野外

调查仅在云南、贵州等 ７ 个省(区)ꎮ 本文简要介

绍了文献记载的我国蓝草的种类及分布ꎬ对蓝草

制靛工艺的发展进行梳理ꎬ并重点阐述了蓝草利

用的研究进展ꎬ最后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ꎮ

１　 我国蓝草的种类

我国蓝草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夏朝的«大戴礼

记夏小正»:“五月ꎬ启灌蓝蓼”ꎬ周代以后的文献

就非常多了(张海超和曹津永ꎬ２０１５)ꎮ 蓝草的根

可制成中药板蓝根ꎬ果即中药蓝实ꎬ蓝草制靛的浮

沫即中药青黛ꎬ均有杀菌消炎和清热解毒的药用

功效(吴佩颖和王景敏ꎬ１９９６)ꎬ因此ꎬ古籍对蓝草

的记载多见于历代“本草”中ꎮ 唐代苏敬的«新修

本草»列出“蓝实有三种”ꎬ分别是木蓝、菘蓝和蓼

蓝ꎻ宋代苏颂的«本草图经»列出“按蓝有数种”ꎬ
木蓝、菘蓝、蓼蓝、马蓝和吴蓝五种ꎻ明代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 “蓝凡五种”则列出了木诸蓝、菘蓝、
蓼蓝、马蓝和吴蓝五种ꎻ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
上也列出五种蓝ꎬ分别是茶蓝、蓼蓝、马蓝、吴蓝和

苋蓝(榕嘉ꎬ１９９０)ꎮ
关于古籍所载蓝草究竟是哪种植物ꎬ赵丰

(１９８７)对«天工开物»染料植物进行考辨ꎬ指出茶

蓝 即 菘 蓝 ( Ｉｓａｔｉｓ 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 )ꎬ 蓼 蓝 即 蓼 蓝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ｍ )ꎬ马蓝即板蓝(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 )ꎬ吴蓝即木蓝( Ｉｎｄｏｇｏｆｅｒａ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ꎬ而苋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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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考证ꎮ 之后李维贤等(２０１３)对明至民国时期

５０ 部地方志进行系统分析ꎬＨａｎ (２０１５)对明清时

期 ４ 篇历史文献做跨学科研究结果都是赵丰所考

证的 ４ 种植物ꎬ李姗(２０１７)对 ７３ 本蓝染植物古籍

整理分析除以上 ４ 种植物外ꎬ增加了野青树( Ｉｎ￣
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ꎮ

此外ꎬ«中国植物志»上还记载了 ５ 种可做蓝

色染料的植物:夹竹桃科的蓝树(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ｌａｅｖｉｓ)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委员会ꎬ１９７７ａ) ꎻ萝藦科

的蓝叶藤(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ｖａｒ.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绒毛

蓝叶藤(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中国科

学院中国植物志委员会ꎬ １９７７ｂ)、海南牛奶菜

(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 ｈａｉｎａ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ｈａｉｎａｎｓｉｓ) (中国科学院

中国植物志委员会ꎬ１９７７ｃ)和假大青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ｇａｌｅｇｏｉｄｅｓ )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委员会ꎬ
１９９４)ꎮ 将以上蓝草种类及分布范围整理成我国

蓝草种类及分布表(表 １)ꎮ 由表 １ 可知ꎬ文献记载

的我国蓝草有 １０ 种及变种ꎬ分属于 ６ 科 ６ 属ꎮ

表 １　 我国蓝草种类及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ｇｏ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板蓝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

中国的中部、南部和西南部ꎻ孟加拉国、印度北部、缅甸等均有分布
Ｃｅｎｔｒａｌ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Ｍｙａｎｍａｒꎬ ｅｔｃ.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蓝树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ｌａｅｖｉｓ

中国的广东、海南和云南等ꎻ印度、缅甸、澳大利亚等也有分布
Ｃｈｉｎａ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Ｈａｉｎａｎ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ｅｔｃ.) ꎻ Ｉｎｄｉａꎬ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ꎬ ｅｔｃ.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蓝叶藤
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ｖａｒ.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中国的西藏、四川和台湾等ꎻ斯里兰卡、印度和缅甸等均有分布
Ｃｈｉｎａ ( Ｔｉｂｅｔ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ｅｔｃ.) ꎻ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ꎬ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Ｍｙａｎｍａｒꎬｅｔｃ.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绒毛蓝叶藤
Ｍ.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中国的台湾、广西、云南和四川等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ｅｔ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翅叶牛奶菜
Ｍ. ｈａｉｎａ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ｌａｔａ

中国的广东和海南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ｉｎａｎ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菘蓝
Ｉｓａｔｉｓ 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

原产中国ꎬ全国各地均有栽培
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木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中国的安徽、台湾ꎬ海南也有栽培ꎻ广泛分布于亚洲、非洲热带地区ꎬ
并引进热带美洲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ｈｕｉꎬ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ｉｎ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Ａｓｉａꎬ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野青树
Ｉ.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中国的江苏、浙江和云南等有栽培ꎻ原产热带美洲ꎬ现广布于世界热
带地区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ｎｏｗ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假大青蓝
Ｉ. ｇａｌｅｇｏｉｄｅｓ

产中国的台湾、广东和海南等ꎻ印度、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也有分布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ｉｎａｎꎬ ｅｔｃ.)ꎻ Ｉｎｄｉａ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
ｓｉａꎬ ｅｔｃ.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蓼蓝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ｍ

中国的河北、山西、广东、广西、海南
Ｈｅｂｅｉꎬ Ｓｈａｎｘｉ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Ｈａｉｎ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　 蓝草制靛工艺的发展

我国传统制靛工艺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ꎬ
秦汉之前主要以浸揉染色技术为主ꎬ固态发酵制

蓝法始于东汉ꎬ明朝以后逐渐被液态发酵制靛法

取代ꎬ而液态发酵法最早详记于北魏贾思勰的«齐
民要术»ꎬ一直沿用至今ꎮ

浸揉染色法是将蓝草鲜叶与织物一起揉搓ꎬ
或先将蓝汁揉出ꎬ辅以草木灰助染ꎬ与织物一起浸

泡(张华玲ꎬ２０１０)ꎮ 因浸揉染色受蓝草的产地和

采收时期限制ꎬ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先将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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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通过发酵等一系列传统工艺制成植物靛蓝ꎬ再
将植物靛蓝还原上染织物的方法ꎬ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ꎮ 根据所制植物靛蓝的形态ꎬ可将制

靛工艺分为固态发酵制蓝法和液态发酵制靛法ꎮ
固态发酵制蓝法的工艺流程如下:草出后ꎬ将

其叶铺在地板上ꎬ渍之以水ꎬ使起酵发热ꎬ待至干

燥ꎬ上下搅和ꎬ又渍水发酵ꎬ如是多次ꎬ至酵全息ꎬ
则成暗青黑色ꎬ谓之蓝靛(李姗ꎬ ２０１７)ꎮ 从东汉

到隋蓼蓝都用这种方法制靛并以固态形式保存ꎬ
此法发酵出来的蓝色染料古人称为 “蓝丸”ꎬ隋代

古籍«玉烛宝典»、唐代«初学记»和宋代«太平御

览»都有类似的记载ꎮ 明代以后ꎬ蓼蓝使用液态发

酵来制靛的方法才逐渐普及(张海超和张轩萌ꎬ
２０１５)ꎮ 而在日本ꎬ固态发酵制蓝法仍在使用

(Ｃｈａｖａｎꎬ ２０１５)ꎮ
«齐民要术»是第一部详细记载液态发酵制靛

法的古籍ꎬ工艺流程如下:刈蓝倒竖于坑中ꎬ下水ꎬ
以木石镇压ꎬ令没ꎮ 热时一宿、冷时再宿ꎬ漉去荄ꎬ
内汁于瓮中ꎮ 率十石瓮ꎬ著石灰一石五升ꎬ急抨

之ꎬ一食倾之ꎮ 澄清ꎬ泻去水ꎮ 别作小坑ꎬ贮蓝淀

著坑中ꎮ 候如强粥ꎬ还出瓮中盛之ꎬ蓝淀成矣(余

强ꎬ２０１３)ꎮ 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的也是

此种方法ꎬ区别在于浸泡时间延长和石灰用量增

加了ꎮ 液态发酵制成的植物靛蓝因其 “候如强

粥”ꎬ又被称为“靛泥、土靛、蓝靛膏”ꎮ 明代中后

期ꎬ蓝色逐渐成为“国民色”ꎬ蓝草成为重要的经济

作物ꎬ植物靛蓝的生产发展为一项独立的手工业ꎮ
然而到了清末民国ꎬ受国外合成染料的市场冲击ꎬ
民间种蓝制靛的繁荣景象逐步衰退(刘一萍等ꎬ
２０１４)ꎬ目前传统制靛工艺也只有部分少数民族地

区沿用ꎮ

３　 蓝草利用的研究现状

３.１ 蓝草制靛的工艺原理

３.１.１ 前体物质的转化机制 　 制靛工艺是将蓝草

中的前体物质转化为靛蓝( ｉｎｄｉｇｏ)并伴有靛玉红

( ｉｎｄｉｒｕｂｉｎ)等副产物生成的过程ꎮ 前体物质的研

究始于 １９ 世纪ꎬ大多数蓝草(如蓼蓝、木蓝和板蓝

等)的前体物质仅为靛苷 ( ａ)ꎬ而菘蓝中除靛苷外

还含靛红烷 Ｂ( ｂ)ꎬ也称菘蓝苷ꎬ前体物质是可溶

于水的无色透明化合物ꎬ因此从蓝草的汁液中看

不到任何蓝色的痕迹( Ｓｈａｈｉｄꎬ ２０１７)ꎮ
制靛时前体物质靛苷在内源酶作用下、靛红

烷 Ｂ 在酸或碱性条件下ꎬ水解为葡萄糖和吲哚酚

(ｃ)ꎬ靛蓝(ｄ)的生成是在碱性条件和氧气的作用

下两分子的吲哚酚缩合而成ꎻ在富氧环境下吲哚

酚还与靛红(ｅ)自发反应ꎬ生成副产物靛玉红( ｆ)
(图 １)(杨明等ꎬ２０１０)ꎮ 在实际制靛过程中ꎬ一旦

前体物质被水解ꎬ副反应的发生不可避免ꎬ制成的

植物靛蓝除主要色素成分靛蓝外ꎬ还含有靛玉红、
异靛玉红及靛棕等色素ꎬ靛玉红约占总色素的

５％ ~２０％ꎬ其抗氧化性强于靛蓝(刘健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靛玉红也被作为鉴别织物是植物靛蓝染制

还是合成靛蓝染制的指标之一ꎮ
３.１.２ 影响靛蓝含量的因素 　 植物靛蓝长期以来

一直应用于民族服装和手工纺织品ꎬ因其纯度和

质量难以实现标准化而无法像合成靛蓝一样大规

模推广ꎮ 影响靛蓝纯度的因素包括蓝草材料的选

择、温度、浸泡时间、ｐＨ 值、溶氧量等(Ｄｕｔｔ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３.１.２.１ 材料选择　 Ｋｏｋｕｂｕ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研究发现

菘蓝的前体物质在嫩叶和老叶中的含量分别是干

重比例的 ２４％和 １４％ꎬ且同一叶片不同部位的含

量差异不显著ꎻＭｉｎａｍ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确定了蓼蓝的

前体物质靛苷仅存在于新鲜叶片的液泡中ꎬ成熟

植株中嫩叶比老叶含量高ꎬ这就解释了我国传统

制靛为何使用新鲜蓝草地上部分而不用根部ꎮ 菘

蓝中的靛苷在 ４ 月时就能被检测到(Ｍｉｎａｍ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ꎬ且靛苷和靛红烷 Ｂ 的含量在 ６—９ 月有上

升的趋势(Ｏｂｅｒｔｈü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ꎬ这些研究结果便

对古代“七月刈身造淀” (赵丰ꎬ１９８７)的采收时间

做出了合理的解释ꎮ 故适时采收前体物质含量较

高ꎬ靛蓝的产量也就越高ꎮ
３.１.２.２ 温度 　 前体物质靛苷是稳定的ꎬ而靛红烷

Ｂ 在 ４０ ℃ 的常规干燥处理后就会消失(Ｏｂｅｒｔｈü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ꎬＰｕｒｎａ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对木蓝制靛的

预处理效应进行分析后得出 ３０ ℃ 的冷水浸泡处

理获得的靛蓝产量最高ꎬ超过 ４８ ℃ 微生物便

失活ꎮ这进一步验证了传统制靛工艺直接使用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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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制靛过程中化学色素的生成途径
Ｆｉｇ. 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ｇ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

用冷水浸泡来提高靛蓝含量的科学性ꎮ
３.１.２.３ 浸泡时间 　 靛苷属于苷类ꎬ在内源酶的作

用下水解成吲哚ꎬ因此蓼蓝可直接搓染浸揉织物ꎻ
菘蓝中的靛红烷 Ｂ 属于脂类ꎬ需在碱性条件下才

能水解出吲哚酚ꎬ故«齐名要术»浸泡时间“热时一

宿ꎬ冷时再宿”针对的是菘蓝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不加入微生物或其他营养物质ꎬ仅含靛苷的蓼蓝

是无法生成靛的ꎮ 因此«尔雅»和«唐本草»中所

载的“蓼蓝不堪为淀”指的是短时间内发酵的方法

对蓼蓝不适用ꎬ而非蓼蓝不能制靛(戴卫波和梅全

喜ꎬ２０１６)ꎮ 明代«天工开物»中“水浸七日”的发

酵时间则兼顾了所有的蓝草(榕嘉ꎬ１９９１)ꎮ
３.１.２.４ ｐＨ 值和溶氧量　 由制靛原理可知ꎬ靛蓝的

生产需碱性环境和氧气作用ꎬ我国民间常加入熟

石灰、石灰粉和贝壳烧制的灰ꎬ主要化学成分是

ＣａＣＯ３ꎬ除创造碱性条件外ꎬ反应生成 ＣａＣＯ３沉淀

能吸附悬浮的靛蓝ꎬ加快沉淀速度(榕嘉ꎬ１９９１)ꎮ

加入石灰后需快速搅拌发酵液ꎬ民间称“打靛”ꎬ搅
拌使发酵液与氧气反应生成靛蓝ꎬ若氧气过量反

应朝着靛玉红方向ꎬ“快速”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

了氧气浓度使反应向靛蓝方向进行ꎮ 因此ꎬ古人

已从实践经验中提示了 ｐＨ 值和溶氧量是提高靛

蓝纯度的关键结点了ꎮ
３.２ 蓝草制靛工艺利用现状

从野外调查类文献来看ꎬ目前我国蓝草传统

制靛工艺仅在 ７ 个省(区)有报道ꎬ制靛工艺都为

液态发酵制靛法ꎬ包括浸泡、捞杂、加碱、打靛和静

置五个步骤ꎬ不同地区浸泡时间和碱性物质种类

及质量有所不同ꎮ 用于制靛蓝草的种类分别是①
贵州:板蓝、木蓝、蓼蓝、菘蓝 (淳于步和李玲ꎬ
２０１４)ꎻ② 云南:板蓝、木蓝、菘蓝、野青树(柴真真

等ꎬ２０１７ꎻ李姗ꎬ２０１７)ꎻ③ 浙江:板蓝(田青ꎬ２０１２ꎻ
李雪艳ꎬ２０１５)ꎻ④湖南:板蓝(刘光华等ꎬ２０１２)ꎻ
⑤广西: 板蓝(苏仕林等ꎬ２０１３ꎻ 何季玲ꎬ２０１５)ꎻ⑥

０９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福建:板蓝(林可和林亦修ꎬ２０１５)ꎻ⑦ 海南:木蓝

(占达东等ꎬ２０１３)ꎮ 其中ꎬ板蓝 ６ 个省都用于制

靛ꎬ蓼蓝仅贵州为数不多的苗族村寨还在种植ꎬ野
青树制靛的工艺仅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有报道ꎮ

另外ꎬ张国学(２００７)在野外调查中发现观音

草(Ｐｅｒｉｓｔｒｏｐｈｅ ｂａｐｈｉｃａ)和蓝叶藤(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 ｔｉｎｃｔｏ￣
ｒｉａ)也可作为蓝色染料ꎬ当地用来染筷子和棉、麻
线ꎬ但并未指出可用于制靛ꎬ故这两种植物是否为

蓝草还需进一步验证ꎮ 由于民间对蓝草称谓不

一ꎬ部分文献并未严格按植物分类学将其所述植

物鉴定、命名ꎬ便出现根据图片判断是板蓝而非文

中所写的“该地种植的蓝草是蓼蓝” (张海超和张

轩萌ꎬ２０１５)的情况ꎮ 故目前我国蓝草的种质资源

有待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调查考证ꎮ

４　 存在问题与讨论

４.１ 蓝草的古籍考证

对古代蓝草原植物的正确鉴别是文物染料化

学鉴定和染色历史文献研究的重要基础ꎮ 古籍称

蓝草为“蓝”ꎬ蓝指代的内容从唐朝起便从特指染

青色的草延伸到了泛指一切用于染色的草ꎬ这就

造成了“蓝”的植物来源复杂(杨建军ꎬ２０１７)ꎮ 对

古籍所记载的蓝草进行原植物鉴别时ꎬ古人可指

出“蓝凡五种”ꎬ现代学者也列出 ４ ~ ５ 种蓝草ꎬ但
如何将这些蓝草与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经典中的习

用名联系起来呢? 历史文献中的蓝草多指一或两

种甚至是其变种ꎬ存在同物异名的现象ꎬ缺少统一

的命名规则及不同分类学体系之间的转换是蓝草

源植物考证困难的主要原因ꎮ 因此ꎬ蓝草种类的

确定须忠实于原文ꎬ将不同时期的经典古籍结合

地方志考证ꎬ兼顾我国古代植物分类和命名与现

代植物系统学的差异ꎮ
４.２ 蓝草制靛机制

本文对菘蓝的前体物质转化机制针对的是

Ｉｓａｔｉｓ 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 这个种ꎬ又称中国菘蓝ꎬ而国外所用

蓝草欧洲菘蓝( Ｉ.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的前体物质除靛苷和靛

红烷 Ｂ 外ꎬ还有靛红烷 Ａ( ｉｓａｔａｎ Ａ) 和靛红烷 Ｃ
(ｉｓａｔａｎ Ｃ) (Ｏｂｅｒｔｈü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 Ｍａｕｇ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ꎬＧｉｌ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的研究确定中国菘蓝和

欧洲菘蓝都含有靛红烷 ＢꎬＯｂｅｒｔｈü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在
中国菘蓝中也检测到了靛红烷 Ｃꎬ但目前尚无研究

表明中国菘蓝与欧洲菘蓝转化为靛的机制相同ꎬ
故本文未对靛红烷 Ａ 和靛红烷 Ｃ 的转化机制进行

探讨ꎮ 历史上ꎬ我国曾从日本京都引种栽培欧洲

菘蓝(周正等ꎬ１９９４)ꎬ因此民间使用的菘蓝是否两

个种都有涉及、两个种转化为靛的机制是否相同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４.３ 蓝草制靛工艺的优化

对蓝草制靛工艺的优化即提高所制靛中靛蓝

的纯度ꎬ目前的研究多从靛蓝产量的影响因素出

发ꎬ但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却各不相同ꎮ 如莫安

飞等(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最佳制靛工艺为鲜叶与水

比例是 １ ∶ １０ꎬ３０ ℃下浸泡 ３６ ｈꎬ浸泡液 ｐＨ 值为

４.０ꎬ而 Ｄｕｔ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实验结果却是鲜叶与水

比例是 １ ∶ １０ꎬ４０ ℃下浸泡 １２ ｈ 就可获得最高的

靛蓝产量ꎮ 由此看来ꎬ只从方法上改进难以实现

标准化和规范化ꎬ必须深入民间开展传统制靛工

艺调查ꎬ全面记录我国民间传统制靛工艺ꎬ找出关

键控制结点和控制条件ꎬ进而还原和再现传统蓝

草制靛工艺ꎬ另外还需关注制靛过程中的微生物ꎬ
为建立标准的传统植物靛蓝制备和质量控制工艺

流程奠定基础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民间积累了丰富的蓝草传统

植物学知识ꎬ蓝草制备的植物靛蓝具有不可替代

的生物可降解性和环境相容性ꎬ符合当代绿色环

保的追求ꎬ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ꎮ 我国蓝草种质

资源的挖掘、蓝草传统制靛工艺的还原和再现对

促进纺织印染产品向绿色、健康转型具有较强的

现实价值ꎬ并对承续国家文化命脉、保持民族精神

特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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